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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音乐 原空间文本

◎ 陆正兰

内容提要摇 音乐与空间组合构成音乐 原空间双文本组成的全文本。音乐 原空间中

的“空间”，经常不是纯物理的空间，而是文化空间，甚至媒介化的空间。此音乐 原空间

文本展现出一系列因符号文本主要因素变化而形成的类型。空间功能为主、音乐为辅的

第一亚型主要为从古代延续至今的仪式音景；音乐为主、空间为辅的第二亚型则是现代

出现的一般的“音乐表演场所”；但当空间被以影视为代表的新媒体媒介化后，与音乐的

结合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形成视觉中有声源的与视觉中无声源的第三、第四亚型。这四

种亚型的渐次变化，也是符号修辞四体演进的路径，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声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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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的文本，伴随文本及全文本

符号被认为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文本”，即

符号的组合，即一个“合一的表意集合”，起表意作

用的不是单独的符号，而是符号文本。任何一个符

号文本都包含文本和伴随文本，这些伴随文本被文

本携带而来，通常“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

本边缘，却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①因此，要

对文本做个比较完整的解释，就需要全文本这个概

念，全本文就是必须进入解释活动的主文本与伴随

文本元素之集合，它是主文本吸纳一部分伴随文本

而形成的解释对象整体。

作为一种非语义性的听觉符号，音乐表意一直

是学界争论的课题，音乐美学家卓菲亚·丽萨（ 在燥鄄

枣蚤葬蕴蚤泽泽葬）指出：“音乐所唤起的对它的‘体验’远远

胜过对它的认识上的把握”，②就如丹纳《艺术哲学》

一书中对它的描述：“像一个没有形体的心灵所经

历的梦境”。③ 然而，音乐符号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

的文本符号，对音乐的理解，离不开它的伴随文本。

音乐的伴随文本很多，比如，音乐生产的历史文化背

景、音乐的标题、音乐的解说词、音乐发行唱片公司、

音乐专辑的封面设计、音乐评论广告、现场演出舞台

布置，甚至演唱会歌手的服饰等等。

在所有的音乐伴随文本中，音乐有一个最基本

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伴随文本，这就是音乐的空间。

可以说，音乐必然需要空间才成为一个解释对象，音

乐 原空间构成一个整体性的全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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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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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是音乐最重要的伴随文本

音乐在物理上必然是一种空间的存在，音乐和

其他声音一样由空气的振荡，引发的声波向空间的

各个方向扩散，音乐的这种“音响的高度感、方向感

和环境感，”①让我们从其空间属性中感知到音乐的

物质存在。而在文化学意义上，空间与音乐结合得

更紧。音乐的诞生都伴随着某种空间而出现。音乐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的起源，无论是“劳动

说”，还是“巫术说”，总是与其相关的社会情境空间

共存。

从符号学角度来看，音乐符号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于它和它的传播空间密不可分，这个传播空间对

音乐文本来说，重要性已经超过一般的伴随文本，而

形成一种“双文本”结合体。换句话说，没有一定的

空间，就不可能有音乐文本，空间的品质成为音乐文

本一个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二者合成一个双文本

互相结合的全文本。不考虑空间而分析音乐文本，

是虚幻的，因为这剥离了音乐文本的根本品质。

更重要的是，空间直接将音乐文本种植到文

化中去，成为声音文本的文化性之间的纽带，脱离

文化品质的音乐文本，只剩下物理性，其文化意义

就不在场，其表意过程就没有完成。所以，当我们

研究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文本时，分析的中心应

该区别于一般的文化文本分析，而应该将这些音

乐产品放回到他们被创造、被体验的社会环境和

文化空间中，尤其要分析音乐与空间的相互构成

问题，音乐 原空间双文本的建构，不但决定了音乐

不同的使用方式，也表现出不同的互构方式，从而

完成不同的空间文化。

三、空间的两个变异方式

音乐与空间之间，有一种在物理上很正常，在文

化符号学上很难分析的特殊关系。音乐必然是在时

间上绵延的，是时间性的，而空间的原本形态是静止

的，与时间相对立。音乐 原空间之所以必然结合，是

基于空间的两个基本变异方式。

第一种空间变异，是空间的文化化。即从物

理空间变成文化空间。亨利·列斐伏尔在其《空

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吗？当

然是，……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

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

产”。② 列斐伏尔的论述非常犀利，它跳出了空间关

系的物质建构，走向了空间的精神和社会关系的生

产性，并指出它对人的塑造自我的意义。对空间关

系，米歇尔·福柯也敏锐地感受到：“我们时代的焦

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

甚”，③并尖锐地提出“今天，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

不清诸种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表现最能发人

深思而诡谲多变的理论世界的，是‘地理学的创

造’，而不是‘历史的创造’”。④ 可见，空间性问题

在当代文化中日益凸显。

一旦空间被理解为文化空间，音乐与空间的集

合就变得顺理成章。比如，美国音乐民族志研究学

者瑞斯通过时间 原空间 原隐喻三维分析法，列出的

从小到大九种不同的音乐空间，⑤就是空间文化化

的一个例子。这也是本文下面要讨论到的音乐 原空

间第一、第二亚型的立足点。

第二种空间变异，是空间的媒介化。即物理空

间的媒介化。它的主要手段是图像流动化。静态的

图像很少与音乐联手组成文本，在现代影视类的图

像出现后，空间的媒介化才变成了一种具有实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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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度的再现。此时双媒介的音乐 原空间文本潜力得

到发展，出现了独特的文本身份。这就是本文下面

要讨论到的音乐 原空间的第三第四型的基础。

此时，音乐 原空间就不再是一个静态的文本，而

是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实践”，由“空间呈现”和

“呈现的空间”辩证地混合而成一种基质构成，他们

各自与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结为一体。一个体验音

乐的自我不可能自我完成，它需要不断地与世界、与

他人、与他所在的空间建立意义联系，这种意义表现

的音乐 原空间文本身份，会对每个人自我进行不断

地重新塑造。这样，就不是自我身份建造音乐空间

文本身份，而是音乐 原空间文本身份构筑了每个分

享者的身份。

四、音乐 原空间文本的主导因素与文本类型

音乐 原空间双文本，可以称之为音乐空间，也可

以称之为空间音乐，但在具体的分析中会很复杂，究

竟是空间意义重要，还是音乐意义重要？音乐看起

来好像是主文本，实际上并非每个场合均如此。所

谓主导，就是文本中决定意义类型的最主要因素，这

是雅克布森提出的理论。音乐 原空间这二者的对比

主导性，构成了音乐的跨媒介分析中最复杂的难题。

然而，虽然在任何一种亚型中，辅助和主导同样，必

不可少，因为音乐 原空间是一种双联合文本，缺一不

可，但还是主导因素决定意义。

首先，音乐 原空间文本的第一种亚型：空间的功

能为主，音乐为辅，音乐服务于空间。这种类型最典

型文本是仪式音乐。越来越多的音乐人类学学者开

始注意到，“空间”是仪式音乐分析中一个不可缺少

的维度，因为它至少包含了仪式中所具有的“物质、

关系、仪式”等层面的空间关系。① 不少学者在分析

这类仪式音乐时，也常用“仪式音景”来描述其空间

文化意义。

在古代，符号是珍贵之物，有神秘感，带有权力

和超越凡庸的能力，往往由酋长和祭司所掌握。音

乐因为制作困难，而且转瞬即逝，更是珍贵。因此音

乐通常在宫廷朝廷这种权力场所、庙宇这种宗教场

所，作为权力和神性的隐喻而现，象征着某种人不可

及的崇高存在。即使在延续至今的“仪式音景”中

也是如此，比如在湘中抛牌仪式中，音乐是一种情

境，②此时，空间的品质显然比音乐更为重要，由此

空间，隐喻的喻本才得以在场，音乐本身的品质与风

格等倒是其次的。

在后世，仪式音乐渐渐民间化，成为民间红白喜

事的必要成分。这种仪式音乐显然是为空间服务

的，只有在一定的空间场合才能起作用。

而到现代，此种为空间服务的音乐深入到各种

平凡生活场合，空间 原音乐双文本已经日常化，作为

空间的风格化方式，这在城市生活中尤其突出。因

为城市具有营造空间的文化性的需要。在商场、饭

店、咖啡厅、酒吧、舞厅、广场舞、游乐场、小区的庭院

等空间中，都可以听到音乐的塑造空间作用。所谓

的“情调音乐”，也就是让空间具有一定的文化品

格，成为携带某种文化意义的符号文本。

音乐就有如现代商场空间的装修，看来附加的

风格不仅决定空间的风格，无这些符号意义的空间

只是“零度空间”，无风格也不文化的空间实际上是

非空间。据有人在卖酒的商店做实验，如果用古典

音乐作为背景，与播放摇滚音乐作背景时相比，顾客

选择的酒的品牌就贵三倍之多，这证明音乐的意义

是渗透性的，它把同样的商店空间文化化了，使顾客

感觉到自己的身份，应当与音乐 原 空间同一格调。

此类调查研究的结论相当一致，促进的市场营销形

象的音乐类型，完全不同于所创造的“金钱价值”形

象的音乐类型。③ 可以说，第一亚型中的音乐是庙

堂或仪式的空间符号隐喻，一定的仪式空间要求一

定的音乐与之相配合。

其次，音乐 原空间文本的第二亚型：音乐为主，

空间为辅。此类亚型是现代化生活的产物，主要以

①

②

③

齐琨：《空间：仪式音乐分析中的一个维度》，《武汉音乐

学院学报》圆园园远 年第 源 期。
吴凡：《音声中的集体记忆：湘中冷水江抛牌仪式音乐研

究》，《中国音乐学》圆园员园 年第 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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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厅、音乐会广场、歌剧院、戏院等形式出现。这

些空间是特地为音乐的最佳效果而设立的，明显是

空间为音乐服务。不同类型的音乐会要求不同的空

间，例如摇滚音乐会的空间要求大型空地，以及具有

各种灯光、烟雾、洒金属片等设备，有足够纵深的舞

台，功率强大的扩音设备等。而以交响曲为主的音

乐厅，通常更关注音乐的演奏效果，以保持音乐的纯

粹，这些设置因音乐类型而异。比如由瓦格纳亲自

参与创建的拜罗伊特歌剧院（ 酝葬则早则葬增蚤葬造 韵责藻则葬

匀燥怎泽藻 月葬赠则藻怎贼澡），这个只容纳 缘园园 人的剧院中，从合

唱队的位置，到指挥的舞台布景，均作精心设计，与

瓦格纳的“歌剧是用音乐展开的戏剧”理念一致，充

分发挥音乐的戏剧效果。

在电子时代个人化终端，尤其是当今的微终

端时代，出现了耳机这样的微缩音乐 原空间，音乐

在被压缩了的空间中可以为一个人单独欣赏服

务。它实际上是家庭的、个人的音响设备之进步

微缩化，这种空间趋近于零幅度，但不能说它不再

是空间，只能说它是空间的极小值。这时音乐为

主、空间为辅之间的比例达到了最大值。此种亚

型中，音乐是音乐 原空间全文本中的一部分，因此

它起了一种提喻功能。

再次，音乐 原空间文本的第三亚型，是音乐与空

间互渗的全文本，它是全媒介化的音乐 原空间。虽

然音乐本身是通过声波渠道传送的声音媒介，这一

点任何音乐都是如此，但空间却是非媒介化的物的

直接呈现。正如艾科指出，媒介的定义就是具有与

符号原载体“异物质的”（ 澡藻贼藻则燥皂葬贼藻则蚤葬造）。① 因此，

音乐 原空间是半媒介化的文本，即使是录音重放，也

是半媒介文本，因为音乐总是需要一个实体空间。

然而空间也可以媒介化地再现，尤其可以用

图像再现，而不是物理性呈现。被媒介化的空间

应当很难与音乐互相构成双媒体文本，但在现代

影视的媒介化的空间中，这种双媒介化，甚至多媒

介化音乐 原空间却极为普遍。比如电影音乐 原空

间，电子游戏音乐 原 空间，甚至广告音乐 原 空间，

声音商标②等。

以电影为例。电影作为跨媒介运用的典范，显

现了音乐 原 空间的复杂组合关系。“因为语言、视

觉、听觉三大媒介家族中，三者的结合，以电影最为

丰富”。③ 影视中的音乐 原空间的第一种类型，通常

依靠有声源的音乐，即音乐表现的空间，画面中出现

音乐的声音来源。比如，电影《黄土地》中祈雨仪式

中的唢呐与腰鼓队，《海上钢琴师》中游船上的演出

厅，它们分别是第一、第二亚型的媒介再现。唯一不

同的是，在双媒介化之后，音乐 原空间文本可以整体

地保存，原来只是一次性的演示音乐 原空间文本，保

存后可供后世读者一再重新接收。这是一种转喻性

的文本，因为是原文本复现到影视媒介之上。

最后，音乐 原空间文本的第四种亚型，也是音乐

与空间互构形式的文本，尽管他们各自表现出强烈

的独立性。典型的是影视中的无声源音乐，即在影

视画面上看不到声源，没有再现音乐的源头。“无

声源”音乐 原空间是现代技术的一种奇特的产物，

因为空间虽然在影视中被媒介再现了，而音乐却脱

离了媒介再现空间，逃逸到另一种媒介（声轨）中，

此时的音乐似乎来自空无，无法归入文本组成之中，

但它们也能很自然地与空间形成互构。

在早期无声电影放映时，往往会请一位钢琴师

在银幕下弹奏，此种实为无声源影视音乐的前驱，可

见这种跨媒介音乐空间构成方式，是观众接受影视

时的自然需要。现代影视的音响技术已经极为先

进，这种双媒介保持距离的复合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经常有人称之为“气氛音乐”，实际上，烘托气氛只

是其中音乐与空间配合最简单的方式。相当多的

“画外音乐”起了独立的叙述故事的作用。例如杜

琪峰导演的《三人行》中，有一段激烈的医院枪战场

①

②

③

哉皂遭藻则贼燥 耘糟燥，粤 栽澡藻燥则赠 燥枣 杂藻皂蚤燥贼蚤糟泽，月造燥燥皂蚤灶贼燥灶：陨灶凿蚤葬灶葬
哉灶蚤增 孕则藻泽泽，员怨苑远，责援 圆员苑援

“ 蚤灶贼藻造”的声音、米高梅电影播放时的狮吼声、诺基亚手
机特有的铃声、恒源祥广告中“恒源祥，羊羊羊”等都显示出声

音具备与传统商标相同的识别功能，进而成为商誉的载体。

员怨怨怨 年 远 月，“可口可乐”与“太阳神”之间关于《日出》歌曲的
纠纷，是典型的声音与品牌使用关系的例证。参见杨延超：《声

音商标的立法研究》，《百家争鸣》圆园员猿 年第 远 期。
酝葬则蚤藻 原 蕴葬怎则藻 砸赠葬灶，藻凿泽援，晕葬则则葬贼蚤增藻 粤糟则燥泽泽 酝藻凿蚤葬：栽澡藻

蕴葬灶早怎葬早藻泽 燥枣 杂贼燥则赠贼藻造造蚤灶早，晕燥则皂葬灶：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燥枣 晕藻遭则葬泽噪葬 孕则藻泽泽，
圆园园源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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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背景音乐却是轻快的口哨声吹出的《之乎者

也》，这种“说是而非”的不协调构成的反讽，反而

让音乐获得了表意的独立性。

因此，这种无声源音乐 原空间文本，经常可以是

一种反讽文本，文本在场性中二者的联系已经失去，

双方不再是统一文本的有机构成部分，而是具有张

力关系的对照，不再有音乐依存于空间的关系。这

种音乐 原空间关系需要接受者进行联合解读，才能

构成具有整体性的文本。

我们可以说，这种音乐文本实现了真正的跨媒

介文本的潜力，音乐与空间这两种符号表意方式各

自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音乐 原空间文本抵达这个

阶段，构成反讽式文本。电影作为一种跨媒介的表

意组合，可以将反讽这种灵活的修辞艺术用到极致。

五、结论

音乐 原空间文本的表意方式在人类文化中的发

展，经历了典型化符号修辞四体演进的过程，即隐喻

的互相映照，提喻的部分替代，转喻的另媒介映照，

以及反讽的各自媒介化的联合解读，这就是音乐 原

空间双文本的分之合、不分之合、不合之分、合之分

这四个关系的演变方式。

这是四种历史演变模式，更是当今文化中四种

共存的文本方式。我们文化中的音乐 原空间如今无

比丰富，四类均常见，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这四种类型

实际上是历时地次第演变出来的，音乐 原空间的双

文本互构成方式，或许并没有脱离所有双文本形态

所遵循的一般规律，但音乐空间可能最为典型地体

现跨媒介符号文本的无比丰富性。

福特汉姆大学的安娜比德·卡沙比安（粤灶葬遭蚤凿

运葬泽泽葬遭蚤葬灶）在研究流行音乐时提出一个新锐的观

点，她认为，现有对流行音乐的定义，限制了对音乐

的研究。音乐已经进入了一种新形态，音乐的欣赏

模式与人的生活逐步融合，音乐实际变成了“随处

可闻的聆听”（哉遭蚤择怎贼燥怎泽 蕴蚤泽贼藻灶蚤灶早）的音乐。音乐的

存在变得片段化、环境化、媒介化，这种新的存在与

聆听方式，反过来又重新定义了流行音乐的边界和

含义。① 由此可以预见，随着现代媒介传播技术的

发展，人类社会接触到的音乐 原空间文化会更为多

样。音乐与其存在的空间的共生形态，将出现更丰

富的符号意义。正如传播学家詹姆斯·罗尔所指

出：“由于音乐容易获得并且富有‘弹性’，它可能是

不同政治文化团体和运动表达的完美形式。”②而音

乐 原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

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又是一种力量，它反过来影

响、指引和规约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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